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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星竹，男，原名郭建华，１９５４年生于北京。先后做

过工人，国家干部，北京昌平区文化馆创作员。自

１９８１年开始文学创作，同年在《希望》文学月刊上发表

第一篇小说《回娘家》，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短

篇小说。之后，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

《中国作家》《十月》《小说》《大家》《北京文学》等众多文

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几十篇（部）。同时在《美文》

《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东方少年》等全国

有影响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随笔、散文、儿童文学等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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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红摇幡

１　　　　

摇摇清朝末年，林晋辞了官位，回乡做一市井百姓。林晋，昌州

人，原是武士出身。

晚清年间，贼匪滋生，常有鸡鸣狗盗之人，结帮拉伙，挂起

旗帜，打出野号，与朝廷搅闹，昏天黑地之中，也就生出王五、

冯七等地方寇首，且名声日渐响亮。林晋身为朝中武将，奉命前

去捉贼拿寇。一柄鬼头刀，使得刁钻古怪，风雨不透。水贼草寇，

闻风丧胆，各地督头，常组织百姓，杀鸡宰羊，敲锣打鼓，以示

庆贺，并奉林晋为天下第一勇将之美称。

朝廷闻之，多次给予林晋体恤奖励。好马快刀，龙袍金匾，

把他的日月铺展得光光旺旺，总有几分璀璨。

然时间久了，林晋的所为，也就使人眼红，常常引得文臣武

将对他嫉恨。酿成暗暗的祸端。林晋的身边，不免开始险恶丛生。

林晋为人刚毅。一块“光明磊落”的横匾，高高地悬于大堂

之上，全为彻照自己的坦途。一生奉为座右铭。绝无半点虚妄，

对朝中贪官污吏，林晋总有微辞。对尔虞我诈的门廷手段，更是

鄙夷。见了阿谀奉承之人，他如芒在背，每每不堪忍受。如此的

性格，也就锁定了他浮沉不定的命运。于朝中上下，不免得罪下



一些人。五十六岁，便告老还乡，图个日月清明，活得利索。

林晋，君子也！

林晋在乡间，有一私宅，红门阔院，青砖绿瓦。院内一棵好

大的榕树。榕树支支棱棱，招展得比天空还要广阔，微风吹来，

落满一地的粉红花，满眼都是光泽。林家宅子，坐落于村庄前

首，开门一条大河，让人顿然豁亮。日出日落，河上映满红霞，

每日金箔般灿烂。秋分一到，两岸的芦苇花更开得雪白雪白，一

层一层，无边无际地好看。春夏之季，两岸又是一片浓浓的盛

绿，抬头望去，丰饶如海。极美。就是平日，河面上也有一只只

美丽的单篷船缓缓驶过，船家丢下片片的渔网，外人到此，眼追

船帆，看得发呆，届时总会有一种彻心透骨的舒畅漫过全身，很

是享受。

作为告老还乡的官人林晋，能在如此的风光中度过自己的余

生该是多么的好啊。

然而，回到家乡的林晋，并不清静。往日与他作对的山匪水

寇，闻风而动，捎了猩红的帖子向他滋事。

平日的昌州人，有两件喜好，一是坐在岸边的茶馆里喝茶，

一是坐在岸边钓鱼。都是一坐半天的，不干吗，就坐着，呆呆

的，眼睁睁的。昌州人讲话，你不悠闲地在河边喝喝茶，不惬意

地在河上钓钓鱼，不是糟蹋昌州人的生活吗！

尤其赶上落雨的天气，总有头戴斗笠之人，于雾蒙蒙的水汽

中在河边垂钓。那风景，竟似有一首古筝残曲在奏，无声中给人

以七分城府，三分散淡的畅快，真是好生豁达。

林晋自然是要享受昌州人的这份清福。那一日，林晋与小女

去河上钓鱼了。他抛下渔竿，美美地等待着有鱼上钩。谁料，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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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来了一场祸端。不多时，眼前便有一竹筒，缓缓地顺水漂来。

昌州一带的民风，自古就有顺水推舟，送状纸的习惯。趁官家的

船只来往于水路之时，便将冤屈错案，一并装入竹筒。竹筒顺水

而下，漂在官家的大船左右。是于不信任中，又抱了几分侥幸。

全为听天由命。如若赶上体恤民情的官人，便能听到百姓的哭

唤，从中知晓乡间人的疾苦。或就此办了案子，或为其伸张正

义。

林家小女见河上有竹筒漂来，便将竹筒捞了起来，打开，一

纸书信就展在了眼前，小女看罢，脸就寒了。

原来是土匪送来的帖子，放出话来，要取林晋的一颗人头，

为死去的兄弟祭奠。如今的林晋，孤身一人，不带一兵一卒，贼

匪自然要乘虚而入，欺他一个孤家寡人。

林晋看罢帖子，微微一笑，将它抛在一边，林晋并不惧怕。

然他却为小女担忧。林晋身边只有这一女儿，小女生得眉眼生

动，美貌过人，走在街上，看得让人眼醉。

林晋还乡之时，曾有将小女托付于朝中朋友的打算。让她嫁

一书香门第，不图衣锦荣归，但求两相情好，岁月安逸。然却被

小女拒绝。远离朝廷，去伪存真，自由地去生活，也是小女已久

的期望。至于自家的婚姻，小女更是烂漫，图的是“穷书生艳

遇，富小姐钟情”的书中佳话。取无尽的美妙在其中，仿佛此次

不是回乡故里，而是上了天堂。

林晋曾想说服小女，让她放下痴情，不要不识时务。然他又

知道，小女的骨子里与他林晋是一脉相承，怎能说得。于是，双

双便放弃了这达官高贵，走了这小桥流水人家。

林晋自从受到土匪的威胁，便做好了准备，大不了他与山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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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寇拼个你死我活。然小女初见峥嵘，日月还长，怎能草率。

这一日，清风淡淡，一缕秋阳从院墙上斜照进来，那时土地

苦艾的气味，裹着田野里的熟热，水汪汪地迎面扑来，空气很是

爽然。林晋挑了这么个好天，吃罢早茶，便将小女唤到跟前，

道：女儿眼下正是年纪，总该找个合适的人家。爹爹昨夜权衡左

右，你看可否招一武艺高强之人，作为女婿？

小女听得唐突，一时语塞。林晋的话，似一冷丁之间，碎了

她涓涓流淌的美梦。她把目光搁在远方。那时空气里飘浮着秋收

时节的纯熟气味，这味道与老槐树上生涩的气息混成凝云一样的

团儿，在人的眼前迷蒙成化不开的雾。小女呆呆的，眼里就含了

几分湿润。

林晋淡了声音说：女儿是个知书达理的柔弱之人，平日讲个

情趣。如是攀个书生秀才，自然尽人心意，两下更可有话共枕。

这，爹爹全都晓得。然眼下兵荒马乱，劫匪猖獗，爹爹以为，还

是寻一武士，更为妥帖实用。

林晋明里是为小女招一女婿，暗里却是为保护小女来日无

恙。他的担心是来自小女那么的年轻，劫难会措手不及降临到她

的头上。

小女听罢，泪就下来，汹涌地流了一脸。似清凉的空气中，

咣当一声被什么事物搅动不止。林晋心里一阵凄然。他知道，小

女这一生，绝非图个荣华富贵，更不喜欢那种拳打脚踢之人。于

是摆手道：罢了罢了，爹是糊涂了。就此将事放下不提。

谁料，次日清晨，小女将一脸的忧郁收拾干净，于明净的日

光中突然对林晋道：爹昨日你与我商量的事情，就依爹爹，女儿

愿找一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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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晋正在喝茶，就端着杯子怔住，小女如此的来回，已是天

上地下，他怎能不愣。半天才噢了一声，轻轻漫漫说一句：怎

么，你倒是想通了？那时明净的日光中，尘埃飞舞出金星，艳阳

的天边，翠绿的林地，瓦蓝的庄稼，满眼都是让人心境平和的风

景。

小女道：想通了。接着噗地一笑：女儿就找一武士。

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林家的院门上，便陡然地

挂起一簇红幡。是以此为号，招天下有情之士，前来应聘。条件

是武功出众，拳脚超群，届时，林家不但将小女许配过去，还送

白银百两。林家许下诺言，何时摘下红幡，何时便是小女的定亲

时日。

红幡挂在林家的门上，似一面猎猎的旗帜，红得撩人心肺，

扎人眼疼，山川锦绣都似披了它的光润，日子崭新崭新的。

林家小女，不但生得美貌，还有白银百两相送，天下怎能有

这等的好事。然一款未来的日子，就这样方方正正地码在了人们

的眼前，消息一经传出，人心便被震得红血浆浆，多少呆人汉

子，都被汪洋了进去。说死上一回不冤！一时间里，天下已经没

有了弱夫，人人都变得生猛昂扬，英雄气概。

日子的宁静，是被林家一棒子打破的。

自从红幡挂起之日，林家门前便一片灿烂。来者络绎不绝，

昌州河上，每日船帆拥挤得吱呀破裂，一条老街，都被掀得翻

了。

然事情却令人失望，来者之中，尽些好色之徒，或卖弄拳脚

之人。林晋竟无一相中。多少日子，红幡依然在门上飘动，且是

簇新的一团。无人动它一个指头，只是早晚之间，清风冷月里，

红 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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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略地显得有了孤零。

林家小女，每日出进宅院，望着头上的一簇红幡，常常得意

地一笑。无言的声音淡化了秋日的景致，也于悄然之间打破了林

晋的美梦。

林晋看着怅然，像是掐算了的日子，又误了归期。不觉对小

女道：难道你还要将它挂成万年红！

小女噗地一笑：爹，天下之事，总要有个大概情缘。硬来不

得。爹爹如果真是只为图个拳脚之人，怎就挑不出来一个。却原

来，爹爹的骨子里，也是要得文武双全，事才肯罢。眼下爹爹都

难以如愿，还怎能怪得小女。依小女所看，爹爹也是不能甘心

哩！

林晋一愣，小女所言，正打中他的要害，他心里不免咣当一

声，僵在那里。

女儿笑道：爹爹，女儿说得对吗？

女儿说得极是。林晋道。女儿的话，竟抹去了他眼前雾的帷

幔，把他的眼睛擦拭得有了透明。

至此，事情就真的罢了。搁下不提。

梅雨的天气，露水打湿遍地的蒲草，雾水从河面上泛滥升

腾，涨满两岸的林地。榕树的叶子，坠落得慵懒而又放松。这是

一个让人瞌睡的天气。林晋就仰在竹椅上瞌睡了起来。

不多时候，门外突然有人一声吆喝：卖柴 ，荆条子好柴！

声音清脆悦耳，惊碎了灰灰的雨帘。这本是仆人的事情，林晋却

分明听得是叫自己。

于是他起身走至门外，见一卖柴后生立在街上，后生其貌不

扬，打一双赤脚，裤筒儿却卷得很有楞线，是模是样。两捆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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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码得有头有尾，齐齐整整，一丝不乱，很有章法可循。砍柴

人如若不是活得十分精道，柴草不会这般的气概。

林晋看得精神，不觉失口道：一担多少银子？

卖柴后生哈哈笑了：林大人，如果你搬得动这柴，小生甘愿

奉送，分文不取。

林晋心中一怔，伸手去提柴，柴被扁担压住，力有千斤重。

林晋稍一迟疑，卖柴后生已将扁担抽了出来。林晋听得耳边疾风

呼啸慌忙抬手去挡。然后生更快，扁担已经到了林晋的裆下。

林晋完全醒了，与这卖柴后生捉对厮杀起来。后生的扁担密

不透风，又泼得水样。似刀、似剑、似棍，分明不是一根扁担。

耍得动魂荡魄，且招招都是要害。林晋先惊后喜，跳出圈外，拱

拱手：请问先生，可是为了红幡而来？

卖柴后生立住扁担，脸上的汗水里落几许烈烈的阳光，方才

透出些挺拔昂扬。他白牙闪动，浅浅地一笑：林大人，小的正

是。

林晋就把目光攀在他的脸上，似远远近近遥望着一个已经来

临了的日月，并努力要将他的来去擦拭得尽量透明，至尾，他张

嘴问道：敢问先生从何而来？

卖柴后生道：小的无家无业，浪迹天涯，闲云野鹤，一身力

气，以卖柴为生。

林晋哈哈笑了，笑声在院里回荡，震落几片树上的黄叶子，

黄叶子打着转，无声地落在后生的脚下。林晋笑罢，道：先生好

身手，可问先生尊姓大名？

卖柴人拱一拱手：小的姓张名宏，从没见过大人这般的武

艺，今日相见，真是不负平生了。他的话，让人内心有一股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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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甚至使人想到一些跟幸福和喜悦相关的事。

林晋觉得好生畅然，他再次打量这个后生，不觉问道：方才

先生与林某比较，可认为林某用了几分气力？

卖柴后生一笑：林大人，那小的就不介意了。林大人方才虽

然招招娴熟，滴水不漏，然心志却略显散乱，点数也就差了厘

毫。依小的所见，属气瘀心躁，焦火炽热，格杀起来，温邪郁

滞，惊悸不安。大概只有七分吧。如林大人无躁无恐，心上无

疾，小的早就被打翻了。

林晋听得一惊，多日来，他为小女的疑虑，如雨雾般迷蒙。

卖柴后生正说中了他的心病。看来这后生绝非一个卖柴的脚力。

林晋朗朗笑道：今日与先生相见，真是遇到知己了。

后生哈哈笑道：小的只是一个猜测，林大人姑且听之，不对

之处，还望海涵。

林晋就牵了后生的手，死死地不放，是把全身的希望都攥成

了对未来的温热，一股股地摇在后生的手上，道：我林晋招得只

是一个女婿，武功次之，小女娇生惯养，性情刚烈，不宜驯服，

先生可有准备。

卖柴后生道：小的只是一个卖柴之人，不敢贪图奢望，如大

人以为小的可交，小的甘愿为林家担水劈柴。

林晋听了，颇为满意，此人神清志宁，心念中庸，寻的是一

个天地命数。但也不失卧薪尝胆，来日方长之打算。

林晋大喜，当下便收留了他。并将红幡从门上取下，送至小

女的屋内。

小女早在窗上看了清楚，她接过红幡，竟顺窗扔了出去。

林晋不觉一愣，脸上浮起极厚的惊白，道：后生你可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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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冷了脸：爹，女儿誓死不嫁！声音清脆白亮，似一波波

掴在林晋的脸上。

林晋大为诧异，差一丢丢背过气去，心中不觉一阵慌乱，问

说：那你为何同意挂这红幡？

小女道：爹爹现在受到匪贼的威胁，官府暗中也在鄙视爹

爹，小女以为，不如身边多个武艺高强之人，这样小女也可放心

了。

林晋恍然大悟，原来小女与他同出一辙，并非真为招一女

婿。可卖柴后生又做如何计较？一时间，林晋难煞死也。

当晚，林晋一壶老酒，一盘小葱卤豆腐，呆愣一夜，竟没有

想出一个措辞。天亮时分，林晋走出院子，清晖薄日中，竟见院

门上一片红光灿烂，他定神去看，红幡仍在晨风里哗哗啦啦地飘

荡，一团火似，红得迷眼。林晋不觉一惊。

卖柴后生张宏，挑一担水回来，见林晋在门前迟疑，放下担

子道：林大人，红幡是小的所为，小姐不情愿这门亲事，您又何

必强求她呢。小的也望小姐找个如意人家，您就依了她吧。

林晋心头一热，怔怔，感激道：想不到先生是这样仁义宽

宏，难道先生不是为了红幡而来吗？

卖柴后生笑道：小的能遇见林大人，与其学得武艺，已经心

满意足了。哪敢再攀高枝。再说，强扭的瓜不甜，小的也是要活

出个滋味的人，怎能如此拉扯成亲。说罢，挑起担子，轻快地进

院去了。

就此，红幡又哗哗啦啦地飘荡了起来，仍是簇新一团。不时

有人前来应聘，武功却不抵卖柴后生的一根扁担。

林家小女于自由之中，也就有了爽然，开始用正眼打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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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柴之人，瞄他的一双赤脚，看他挑担子的模样。笑他竟真为一

个担水劈柴而来，说他是个呆子。卖柴后生并无半点的气恼。每

每挑了担子，悠悠地从她身前走过。听着叫他呆子的唤声，高声

应答一声哎！

林家小女听了，禁不住咯咯地笑将起来。笑得无拘无束，笑

声鸟一样，噗噗地落在院里。林晋听着豁然，感慨道：林家宅

院，要能如此地长久下去，该是多么好啊。

卖柴后生自然不呆，每日腿脚勤快，担水、劈柴、扫院，仿

佛林家招的就是一个伙计，无一星星计较。只是余下工夫，卖柴

后生便与林晋纠缠不休。捕个空当儿，便与他厮杀格斗起来。器

械还是那一根扁担，上下翻飞，指咽喉，掏下路，招招凶狠，大

有夺魂索命之势。

林晋每次下来，都不免心惊，久了，便内存余悸。

这一日，习武过后，仆人摆上茶水，俩人围桌坐了。林晋敛

了声音，突然问道：张宏，你可有谋取林某性命的打算？

卖柴后生顿时僵住，微红了脸，放下茶杯道：林大人言重

了，小的只是与大人习武盘道，不知已有冒犯，多多得罪。

林晋哈哈一笑，心中已有了一个大概分寸。

自从林晋辞位还乡以来，京城附近，匪贼草寇，又起波澜，

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滋扰搅闹不断。朝廷围剿十分不利，便又

想到往日的林晋。这一日，有人敲锣打鼓，送来一道圣旨，请林

晋再次出山镇匪。来人是昌州知县吴海，吴海进门，哗啦啦将旨

令展开，逐字念罢，命林晋速速起程，不得有误。

林晋回乡数月，对于黎民百姓，乡间饥寒，有了更深的了

解。那天林晋正在早茶，他推了杯子，对知县道：朝廷应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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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本，无奈，官府之人，巧取豪夺，尔虞我诈。天下连年战

乱，到处祸患，怎能不滋生匪乱。据我所知，所谓的水贼草寇，

也净是除暴安良之人。我林某已经退位，不忍再去乱杀。

一边有人拍起手来，声音清脆，像是撞到了一座清水池。林

晋回头去看，竟是卖柴后生张宏。

知县吴海剜了林晋一眼，冷冷笑了起来，笑后一脸破破烂

烂，说：林大人，好胆量，在下告辞！拱手退出了院子。步子却

迈得杀气。死静中间，似哐当一声，有什么东西砸在林晋的心

上。一时间，林家院落里漫上一层阴霾。

小女惶惑地叫一声：爹。声音似隔了山重水复一路传来，很

是惊诧迷茫。

林晋挥挥手，将小女的话挡住，似死死地挡住一世的硝烟粉

尘。天下于这一刻，奇静无比，日光流动的声音，落叶的音响都

清晰可辨。空寂与冰冷也就缓缓地根植了父女俩的全身。

卖柴后生将目光搁在林晋的背上，朗朗一笑，道：林大人，

何必这样懊恼，与小的耍上一通，换换兴致如何？

林晋也就嚯地坐了起来，取下长剑，与卖柴后生战在一起。

直到傍晚，俩人还在院中比试。只是卖柴后生的招数里，突

然少了险峻，似换了骨子，起落之间，步伐凝重涩滞，很有几分

拘泥。那时院外漫上黑暗，黑暗沉沉如水，几颗昏昏的星星已经

挂了出来。仆人就掌灯上来，已是晚饭时分了。

俩人收了架势，泡一壶茶水，坐在石凳上小息。一时间俩人

突然变得无话，卖柴后生仰头望天，一轮明月，纸样地挂在槐树

上。圆圆地银白，盯得紧了，假的一样，反显得几分矫揉造作。

林晋笑道：方才与先生交手，先生倦怠无力，步伐绵软，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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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思虑郁结之患，不免百密一疏，与以往大不相同。林某诧异。

先生可是要激流勇退？

卖柴后生恭敬道：小的今日手涩，还望大人指教。

林晋道：习武之人，如疾如飞，快不可言。内里却是讲个定

力，心不定，其志则衰，方寸则乱。神不定，斗志逍遥，虚症勒

绊。先生方才无根无主，进退两难，怕是属于心神自伤，不战已

败。破绽百出啊。

卖柴后生一怔，哈哈笑道：林大人果然是道，机理透彻。

林晋道：交人交心吧。

张宏不语，把目光搁在天上，天上一轮弯月，静得似挂在一

汪水里。树上有黄极的叶子，经不住夜露的潮润，落下来，发出

淡薄的声响。

次日清晨，红光白亮中，卖柴后生张宏将捆柴的绳索打了

结，齐整地拴在扁担梢上。恭敬地立在林晋的门外。林家小女在

窗上看得惊异，心里的慌乱，竟然来得毫无防备。

林晋打开房门，不觉一愣：先生这是要走吗？

卖柴后生拱一拱手：林大人，小的四海为家，不免该下多方

银两，今日想与大人告辞，也好还上琐碎债务。

林晋微微一笑，已经明白了大半，道：恕林某直言，昨日与

先生习武，交手之间，先生神情懈怠，目光疑涩。可愿道出真

情？

卖柴后生笑说：林大人，小的如能每日与先生习武盘道，该

是何等的人生快事啊。可惜小的只凭一担柴草度日，难免总有赊

账在身，不能不去了却那些琐碎。来日方长，待小的结了人家账

目，清清爽爽，再来陪伴大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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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晋笑笑：先生本是为了红幡而来，小女不从，林家已经冒

犯了。先生本应自便，况且又陪伴林某这多日子，林某真是感激

了。说罢，命仆人端上一盘银子，送至卖柴后生跟前，道：还请

先生笑纳。

卖柴后生也不客气，取了两锭银子，说这尽够了。

这时小女立在门上，叫一声：且慢，噔噔过来，将一双绣花

鞋垫放入盘中，微微一笑说：小女常笑先生呆子，虽是一时玩

笑，但也有不敬之意。这是一件赔罪之物，还望先生收下。

卖柴后生笑笑，伸手将鞋垫掖进了怀里。

林晋将他送至门前，卖柴后生道：林大人留步，小的不赘，

如有机会，再来陪伴大人坐说论道：告辞了。就拱一拱手，大步

走了。

林晋迈出院子，卖柴后生已经没了去向。门上的红幡，依然

哗啦啦飘着，风吹雨淋之中，已经挂了一层锈色。

小女跟在林晋的身后，望着一条空街道：爹，你不觉得这人

怪吗？

林晋一笑：你还看不出来吗，他是个土匪啊！

小女噢了一声，进而也就呆住。

林晋道：我也是前几日才看了出来。

他来何干？小女问。

卧底，伺机取爹的一条性命。

小女瞪大了眼睛，身子在清风里抖颤。

林晋笑笑：然他又与爹投了脾气，正像爹也打算杀他一样，

却终又放了他一条生路。

小女仰望天空，天空蓝得正浓，挂不住一丝云的模样。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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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他还是走了。

林晋道：他杀爹的时日已过，不能不回去交账。

小女道：他空手而归。如何交账？

林晋车转回身，盯着小女：你看，你又为他担忧了。

小女脸上一红：爹，他是个土匪啊。

林晋把目光搁向远方，良久道：金戈铁马，还不知孰是孰

过，就是贼匪草寇之中，也不乏藏龙卧虎之人。此人英才也。

小女道：想不到爹爹竟会看中一个土匪。

林晋道：女儿现在看他如何？

小女抿嘴一笑：爹，难道你真要把红幡给了他，让女儿嫁一

土匪吗？

林晋也就怔住，惊叹道：爹爹险些就将小女嫁了过去啊。

这日早晨，天气阴得滴水，四下漫着一股霉味，深秋的季

节，枯枝败叶，干草样陈列在田野里，没了水分的树木失去了柔

性，使人想到一些老去了的事物。就这个软软塌塌的时候，朝廷

捕快，与几个喽兵意外地迈进林家的宅院，是来锁绑林晋见官。

罪名是违抗皇命。诋毁朝政。

事情过于突然，令林晋始料不及，他冷冷一笑，道：我乃一

介武夫，一向为民除害，平日严于律己，怎有违抗朝廷之罪。

捕快道：林大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你对朝廷圣旨不

遵，已经触犯朝命，怎能无罪？说罢，哗啦一声，抖开枷锁，将

林晋锁了。林晋并不反抗，跟了捕快迈出院子，脚下链锁铮铮锵

锵。

小女追出门外。哭喊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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